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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代音乐学科教育发展较迟，造成中小学师资、教材断层，学校“唱歌”一度
出现“无歌可唱”的尴尬局面。 萧友梅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歌曲文学的教育实践中，以
诗歌为乐学副课，通过社团、院刊交流歌材，注重歌曲文学的音乐属性，以汇合中西、声
文为目标，技道两进、德艺并重。 以学术进境带动社会普及，促进高校音乐教育与中小
学“唱歌”的衔接，对当代诗乐美育实现大中小幼全覆盖的体系建构仍不乏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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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岭南乐歌的发展与传播也与教会学校有密切关系。 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 年）以来，在教会学校中开设音乐课
的并不少见，如澳门（香港）的马礼逊学堂、宁波的崇信学堂、上海的清心书院、山东的登州文会馆、上海的圣
方济书院、福州的鹤龄英华书院、上海的中西女塾等。 但以“唱歌”为课程名，最早见于广州时敏学堂（参见孙
继南编著《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 １８４０—２０００》，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２：３－９）。 时敏学堂的课目
主要有“国文、历史、地理、格致、算学、图画、唱歌、体操”等（参见廖辅叔《萧友梅先生传略》，刊《音乐艺术》，
１９８０（１）：４）。
②萧友梅（１８８４—１９４０），字思鹤，又字雪明。 广东香山县人，５岁时随家人移居澳门；１７岁赴日本留学，３年后
进入音乐学校进修音乐；２８岁赴德国留学。
③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时敏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十人在校长的带领下赴日本留学，“萧友梅可能也是这批
留学生之一。”（参见廖辅叔《萧友梅先生传略》，刊《音乐艺术》，１９８０（１）：４）。

一、引言

以“唱歌”为小学课程，始于广州的时敏学堂①。 时敏学堂是广东最早开办的西式学堂，创
办于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 年）。 作为时敏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音乐教育家、作曲家萧友梅②

见证了近代唱歌课发生的面貌。 他毕业后赴日③、德留学，在日本就读东京音乐学校的专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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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唱歌科”①，归国后成为中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 （后改名为国立音
乐专科学校，简称“国立音专”）的创办和筹建者②。 萧友梅不仅在声乐教育上开辟荆榛，也对
歌曲文学“特别发生兴趣” ［１］７４２，以技道两进、德艺并重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培养了如刘雪庵、
贺绿汀、华文宪等一批兼擅声乐与歌词创作的著名音乐家，推动了近代学校唱歌课由“无歌可
唱”“教学两方，俱失兴趣”的修身科之附庸向“健康的”“审美的” ［２］２０６，２０９的艺术课程转变。

学界对萧友梅音乐教育和声乐艺术的研究成果丰硕③，但因他并没有歌词传世，故对其歌
曲文学理论及教育实践的关注较少④。 音乐教育是美育的重要内容，在近年颁发的《关于全面
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⑤中，提出要形成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美育相互衔接，课
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相互结合、普及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促进的美育体系。 世纪回眸，从美育史
角度，梳理总结萧友梅以高等教育的预流学问为着力，尝试建构包括歌曲文学在内的大中小幼
音乐教育体系、实现教育全过程衔接的历程和经验，仍不乏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二、诗乐断层：近代西式学堂的“唱歌”与“无歌可唱”

近代音乐学科教育发展较迟。 在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１９０４ 年 １ 月） “癸卯学制”的“各
科目程度及每星期时刻表”中，仅修身科列有“读古诗歌”，并无“音乐”或“唱歌”一科［３］２０，言
雅乐失传已久，“此时学堂音乐一门，只可暂从缓设。” ［３］２０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年），《中学堂章程》
提出文、实分科，才将“读古诗歌”改为“乐歌”课程［３］３９，但其改变的力量来自于社会改良、军国
民教育的需要，并未从学科意义上完成课程从读古诗歌到唱新乐歌的转变，因此出现了错位、
断层的驳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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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友梅先读的是东京音乐学校唱歌科，毕业后又转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育系，并在东京音乐学校专修钢
琴（参见廖辅叔《萧友梅先生传略》，刊《音乐艺术》，１９８０（１）：４）。
② １９２７年 １１月 ２７日，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成立，蔡元培担任校长，萧友梅担任教务主任。
１９２９年，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任校长。
③ 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四个方面，此限于篇幅，均各举数种：一是以萧友梅的生平、声乐作品、音乐教育
为中心，来总结其艺术成就、教育理念、办学特色等。 如廖辅叔《萧友梅传》 （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３）、金桥《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６）、居其宏《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
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音乐探索》，２０１２（１）：７－２１）；黄旭
东《萧友梅办学的基本特色》（《音乐艺术》，２０１２（２）：３４－３７）、王天然《萧友梅与学校音乐教育》 （《北方音
乐》，２０１５（１５）：２００－２０４）、刘靖华《浅析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戏剧之家》，２０１９（１１）：１７７）、明言《作
为新音乐批评家的萧友梅》（《星海音乐学院学报》，２００３（３）：６０－７４）等；二是从近代音乐思潮角度来进行对
比研究的，如冯长春《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７）、徐科锐《在音乐教育中实现美
育———从蔡元培、萧友梅、贺绿汀说开去》（《东北师大学报》，２０１９（５）：２９－３５）等；三是联系当代学校（高校）
教育、音乐教育，讨论萧友梅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如赵相宁的《论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当代中小学音乐
教育》（《喜剧世界》，２０２１（３月下）：７８－７９）等；四是对萧友梅声乐作品（教材）等的个案研究，兹不备列。
④ 在有关国立音专的研究中，也有涉及萧友梅歌曲文学观念的研究，如张雄《国立音专与诗歌》（《音乐爱好
者》２０１０（９）：３３－３７）等；在词学界关于词体解放、四声之争与新体乐歌的研究中，会有提及或引用萧友梅歌曲
文学的观点，但并不以之为新文体的开创者或教育实践者，只是作为提倡、参与者提及。
⑤ ２０１５年 ９月 １５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再次提出把美育“纳
入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学校教育各学段”的目标。



广东是中国近代最早倡扬歌诗、歌乐教育的地区。 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康有为在《日
本书目志》“识语”中，建议结合方言和民歌来作“幼歌” ［４］；梁启超进一步发展乃师之说，“苟
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阙者。” ［５］１１２在启蒙背景下，唱歌作为培养人才自
起、人心自新的觉民之用，愈来愈凸显，并率先在岭南西式学堂如时敏学堂、教忠学堂中践行。
除了中小学，幼稚园也开设有唱歌课，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南强公学保姆传习所附设幼稚
园的课目中就有唱歌一科。

但近代早期的唱歌课堂，不仅“不得良师” ［６］５１，往往要靠高薪聘请外籍教师来授课；甚至
出现请来老师也“无歌可教”①的尴尬局面。 师资和教材的匮乏，即使是广东的唱歌课，情况也
应大抵如此，直到 １９３３ 年，萧友梅还感叹：“唯教者既非专攻声乐出身，学校当局又多漠视此
课，故学校唱歌亦不过徒具虚名。” ［１］５９８难以确知在萧友梅的喟叹和焦虑中，是否也包含有对少
年时唱歌课的回忆和遗憾，但从十余年后同是粤籍音乐家廖辅叔的陈述中，可略见近代唱歌课
的情景：

　 　 学校规定唱歌课每周一小时，老师还教我们认简谱，讲什么四分音符、八分音符，讲小
节……一方面是歌颂祖国的伟大和光荣历史，另一方面又提倡军国民教育，俾斯麦的铁血
政策也成为歌词的内容，为了救亡图存，唤醒睡狮，这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培养学生乡土
的感情和审美情趣，黄老师还照某些曲调配上本地风光的歌词，唱起来颇感亲切。

可惜的是当时音乐教材非常缺乏，可供儿童歌唱的也非常之少，所以除了《黄河》《中
国男儿》《送别》《乐郊》以及说不出名称的歌曲之外，我们还唱了《悲秋》一类的歌曲，歌
词竟是“说什么功名，一场好梦熟黄梁，怕明朝揽镜看，又添上潘鬓萧条几重霜”。 这距离
儿童的生活和感情真是太远了，也未免是过于消沉和哀飒了。［７］

廖辅叔生于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②，广东惠州人，所回忆的应是其小学“唱歌”，大约是
１９１３年至 １９２０年的课堂情景，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简单的西方乐理知识、军国民教育歌曲、广
东地方特色的歌曲等。 课堂中所教歌曲，除了《黄河》由沈心工作曲之外，其余都是借外来曲
调或民歌曲调重新填词而成，如《送别》的曲调源自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中国男儿》③

是石更根据日本歌曲《学生宿舍的旧吊桶》另制词而成的学堂乐歌④。 《悲秋》则是一首哀婉伤
时的歌曲：“何况那萧萧萧萧的梧桐叶儿响，又夹着铁马儿叮当，怎不凄凉，怎不感伤？” ［８］作者
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陈蝶仙［９］１１，歌中的古典诗词意象和形声字、叠韵词相应和，别有摇曳
飘忽的音声之美。 不过由儿童唱来，悟彻功名、潘鬓萧条的意绪就不免有些懵懂。 教唱《悲
秋》，可能是教师个人偏好，也与此歌曾被灌成唱片、流传甚广［９］１１有关。 廖辅叔回忆学校唱
歌，特别提到这首歌，却并没有太多追忆过往的温馨。 平实而论，这几首歌都并非庸陋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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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日本音乐教习习近森出来治赴直隶师范学堂教学时，就遇到音乐课“无歌可教”
的情况（见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０１－３０３）。
② 廖辅叔（１９０７－２００２），广东惠州人，音乐理论家，诗人和翻译家。
③ 石更作词的《中国男儿》，此录首段：“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
臂万夫雄。 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黄帝之胄神明种。 风虎云龙，万
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见王立平主编《百年乐府 中国近现代歌词编年选 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２０１８：１９）。
④ 石更，原名辛汉。 （王立平主编《百年乐府 中国近现代歌词编年选 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２０１８：１９）。



《送别》洵为经典，《黄河》也被誉为“２０ 世纪华人音乐经典”①。 但或偏于尚武修身，或不免低
徊沉郁，更适合中学或师范课堂。 对好奇、好玩的低龄儿童，老师只好“拿来”旧曲旧调，自制
校本歌曲。 音乐教材之“非常缺乏”，儿童歌曲“非常之少”，由此可见一斑。

三、教育家的忧虑：唱歌集的盛行和专业素养缺失倾向

廖辅叔在学校上“唱歌课”的 １９１３ 年至 １９２０ 年左右，唱歌集其实并不少见。 早在“癸卯
学制”颁布之年，唱歌教材和教法就已有一系列出版物。 是年（１９０４ 年），曾志忞《教育唱歌
集》、沈心工《学校唱歌集》第 １ 集出版［３］２１。 次年，曾志忞《唱歌教授法》 ［３］２５、金匮华振《小学
唱歌教科书初级》 ［３］２８出版。 报刊上也有专栏刊载“唱歌”，早期以女子唱歌集更常见，自光绪
三十年（１９０４年）《女子世界》开设“唱歌”栏目后，很多女性报刊都有“唱歌”或“唱歌集”②。

在近代早期教育唱歌集中，也不乏佳作名篇，尤以有“学堂乐歌三驾马车”之誉的音乐家
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所编最为卓出。 能协俗协趣，以儿童日常所见如蚂蚁、蜜蜂、燕子、乌
鸦、菊花、雪花等为题材，“更参以游戏”，寓教于乐，循循善诱，流传甚广。 如节奏鲜明的《体
操》有家喻户晓之概③，浅切可亲的《燕》允称为儿童“心中的歌”④，《夕歌》 《春游》 《祖国歌》
等，或清丽明快、或宏远雄壮。 虽然多为选曲填词，但因有音乐巨擘和诗词名家的助力，仍然揭
开了近代学校唱歌如旭日朝霞般的序幕。

随着学堂乐歌的大量创作，出现了许多不知作曲学而欲编歌者、不知作歌学而欲作新歌
者［５］４７，逐渐流于粗制滥造，失于浅陋油滑之弊。 １９１２ 年，教育部《小学校令》规定自初等小学
四年至高等小学三年中，“唱歌”为必修科目［３］４４。 应市场需求产生的中小学唱歌集、教育唱歌
集小册子仓促而出，一时风行，表现出简单化、程式化、仪式化倾向，歌词雷同、曲调乏味，逐渐
丧失早期创作中的生机、意趣和拙朴的真致。 “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 ［３］４４成为学校唱歌的普
遍宗旨，歌集中往往“填满了”如国家、人群、社会等种种抽象名词［３］６５，成为道德教化的工具。
良莠不齐的唱歌热潮，引起了教育家的担忧和批判。 陈独秀讥之“完全是迷信教训式的教育
之结果。” ［３］６５王国维专门撰写《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强调唱歌科的独立价值，指出唱歌对
修身的辅助应是自然的、审美的熏陶而非附庸意义［５］５５。 萧友梅则从音乐家的视角，批评坊间
唱歌集中辞情曲意相悖者甚多。 或拾西洋旧曲，填以“格格不入”的歌词；或因作曲者对音乐
并无专门修养，却随意制曲作调，“逐致教学两方，俱失兴趣。 基础已坏，遑言进步！” ［１］６５２

在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就出国留学并先后在日本、德国求学十数载的萧友梅，错过了
见证学堂乐歌探索和鼎盛时期的机会，却体验到之后的消歇和乱象。 他以世界眼光和专业标

·２５·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第 ４２卷　

① 黄自曾盛赞此歌：“我最爱《黄河》一首，这个调子非常的雄沉慷慨，恰切歌词的精神。”茅盾曾回忆自己的学
生时代，就提到《黄河》，“曲调悲壮，我很喜欢。”（见钱仁康《学堂学歌考源》，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１：７）。
② 详见夏晓虹《晚清女报中的乐歌》，刊《中山大学学报》，２００８（２）：１－３３。 以广东的女报为例，《妇孺报》有
“妇孺唱歌集”、《女界灯学报》（佛山）“歌谣”栏目。 其中，“妇孺唱歌”还分成“高等妇孺唱歌集”“寻常妇孺
唱歌集”两种。 相比较专门教材，这种以报刊为载体形式的唱歌集更具有大众传播的效果。
③ 李叔同在《昨非小录》记录《体操》的流行情况：“学唱歌者音阶半通，即高唱‘男儿第一志气高’之歌”（见
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１：１）。
④ 钱仁康曾回忆：“笔者幼年时还没有进小学以前，就由母亲教会了唱这首歌。”吴贻芳也同样喜欢这首歌，称
这首歌为“心中的歌”，她把这首儿时的歌曲作为座右铭，像燕子一样辛勤工作（见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上
海：上海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４６）。



准，抨击当时中小学唱歌集的整体水平低下，带有爱之深、责之切的焦虑和偏激，也有当仁不让
的教育家情怀。 学校唱歌的“基础已坏”，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专业人才，没有学术根柢，所以中
等及初等教育“亦均无下手处。”王国维就曾犀利地批评，在高等教育不发达的情况下，动辄倡
扬“小学！ 小学！”者，为“苟且主义也” “颠倒主义也”①。 一方面，儿童唱歌的乐趣在歌谱者
少，在歌词者多；另一方面，唱歌之目的虽在歌，而“其本则在曲”②。 无论孰本孰末，歌学和曲
学都亟需发展高等专业教育，才能“养成学术，自作良师” ［６］５１。

回国后的萧友梅，先后担任过北京教育部编审员兼任高等师范学校附设实验小学主任、北
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教务主任，又创设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体专修科，虽然可能并未真正
有一线中小学教师的经验，但对学校唱歌和社会歌曲的现状，他应都有所了解，也能知症结所
在。 所以，在他主持修订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则》中，提出“教授音乐理论及技术，养成音
乐专门人才及中小学音乐师资”的办校宗旨③，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当时中小学唱歌学无根柢、
术无所法、师无所自出的窘况。

四、歌曲文学之人才养成：高等音乐学府中的诗歌课

立下志在赶超世界一流专业水平的高远目标后，萧友梅极为重视名师在教育中的主导作
用，主张以文史哲的积累来提高人文综合素养。 不仅从国内外聘请名家、大师教授声乐、器乐
课，也先后聘请了著名词学家易韦斋、龙榆生来开设国文、诗歌课。 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出中西
贯通、塑造完全人格的理念。

乐学主课主要模仿西方音乐学体系，包括乐器、乐理、视唱等；在乐学副科中，有文学史、词
章学、哲学概论、美学概论，还包括考古学、古文书学等。 对于为什么在音乐专科学校开设诗歌
课④，萧友梅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发刊诗歌旨趣》中解释：“学作曲的人不懂得诗歌，怎能够创
作歌剧和乐歌？ 研究声乐的人不懂得诗歌，又怎能把诗歌的灵魂，依照诗人的意旨，用你的声
音演唱出来呢？ 就一个研究器乐的人亦非懂得诗歌不可，因为器乐是免不了要和声乐合作的。
……所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特设有诗歌一科。” ［５］３６５与文学改良者多从白话文学、国民文学视
角来为乐歌普及立论不同，萧友梅从音乐专业人才培养的角度，论作曲、声乐、器乐学习中诗歌
素养的不可或缺，树立了富有学理性的人才培养目标。 除了课程，艺文并重也体现在图书馆的
图书配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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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夫以学生修学之次序言之，则先初等、中等，而后及高等教育，固甚当也。 若论学问之根柢，与教师之所自
出，则初等教育之根柢存于中等教育，中等教育之根柢存于高等教育，不兴高等教育，则中等及初等教亦均无
下手之处。 世人之主义，余囊者谓之平凡主义。 既而思之，此名尚未适当，彼等实苟且主义也，颠倒主义也。”
引自《教育小言十二则》（见王国维著《静安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７：１８７）。
② 《曾志忞音乐书之用法·教育唱歌集》，《和声略意》前附广告页，未标当期页（见李昙编《醒狮》第一期，东
京：留学生会馆，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铅印本）。
③ １９３０年，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呈报教育部修正组织大纲及学则中，“以教授音乐理论及技术，养成音乐专门
人才及中小学音乐师资为宗旨”，第一次提出将培养除了专门音乐人才之外的音乐师资作为其培养目标之一
（见余丹红主编《中国音乐教育年鉴 ２０１０》，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２：２１４）。
④ 所言的诗歌课也包括文学类课程在内。



　 　 本校图书室搜藏图书，以歌谱及文学，诗歌，历史等书为主体；凡有关音乐之载籍，无
　 　 论中西，大致均备。 计本校图书中各国曲谱约百余种，其他四部丛刊，图书集成，万有文

库，九通等书，共约三千册。［１０］

在办学条件相当艰苦的 １９３０年代，国立音专不惜花费巨资和规划场地，搜藏购买大型文
史书籍，并在文学中特别突出“诗歌”，不仅体现了素质培养的宗旨，也显示出试图将新歌建立
在诗之能歌的传统上进行创新的理念。

为了谋求文艺界与音乐界的“结合” ［１１］，萧友梅与作曲家青主、陈洪，词学家龙榆生、叶恭
绰组织了乐艺社、歌社等。 先后创办《乐艺》《音乐杂志》《音》等五种刊物，不仅刊发音乐领域
之研究，也重视歌曲文学诸创作［１０］。

歌曲文学的相关栏目中，包括歌曲和歌曲文学两大类。 歌曲指有曲谱的歌或声乐作品，而
“歌曲文学”是指徒歌，或预备要“给人家制谱歌唱的一类新歌” ［１］７４２。 萧友梅在《歌社成立宣
言》《给作歌同志一封公开的信》 《为提倡词的解放者进一言》 《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歌
集〉》等文中，对歌曲文学的学科性、专业性做了规范和阐释。

首先，明确歌曲文学与非歌曲文学的差别，古诗词、新诗不等同于歌。 歌是“耳的诗”而非
“目的诗”，其艺术美感要通过音声配合才能完全呈现，必须注重可歌性和传播性，考虑作曲、
器乐、声乐、歌众等因素的渲染或制约。 所以，没有真情实感、难懂难诵的诗不能用来制谱；无
病呻吟、萎靡不振、装模作样、言不由衷的唱酬诗和咏物诗，用典太多、辞句深奥、句子太长、
“没有一个整个和合的好好的结构” ［１］３６５的诗，不能用“正当的朗诵方法”朗诵出来的诗，都不
能“拿来唱” ［１］３６５。 易言之，没有上述特点的诗词就可以归入“拿来”之列了。

那么，如何创作歌曲的诗（词）？ 《歌社成立宣言》从形式、句式、风格、结构、声律等方面提
出了具体建议。 如形式上最好以《诗经·国风》为“标准”；句式不必太整齐，亦不宜过长；风格
可以愉快活泼，也可以沈雄豪壮；结构以二段式、三段式为佳；声律上应押韵，但不必一韵到底，
可以转韵，可以四声通押；采用浅近白话，可使用新名词等［１１］。

随着专业音乐发展的需求，萧友梅对歌曲文学及创作特征进一步做了分类和细化，分为民
歌和艺术歌两大类，以创作思想深刻、情感真挚与表现恰到好处的艺术歌，作为高阶目标。

民歌包括儿歌、晨歌、晚歌等二十余种①，文体要求与《歌社成立宣言》中相近，即模仿《诗
经·国风》的篇章结构，句数最好一律，略以参差，避免单调；建议多学习各国民歌的风格。 艺
术歌则被归入“专门歌”，写给“有相当的文学智识”的受众，分为叙事、抒情两种。 风格相对深
婉；形式上以长歌为主，每段句式不同；可用浅近文言；也可采用典故和有艺术价值的词藻［１２］。

对比歌社的普遍作歌要求，二分法显示出对高雅艺术和学术进阶的追求。 所言民歌和艺
术歌的差别，不止于“文学智识”，也指歌者音乐专业素养的有无和高低，以及由此带来通俗或
美声等唱法上的差异。 “民歌”即民众歌曲，不仅指民间歌谣，也包括学堂乐歌、通俗歌曲、仪
式歌曲等所有适合群众传唱的歌曲。 民歌以浅晓易懂为尚，篇幅短小、字声响亮、调式稳定。
艺术歌曲则以高华雅瞻为尚，长歌咏叹、字声婉转、调式复杂。

民歌和艺术歌虽然类型不同，但都有兼纳古今中西乐歌传统的自觉意识和开放姿态。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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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歌包括儿歌、晨歌、晚歌、宴会歌、季节歌、历史歌、军歌、战歌、爱国歌、学生歌、送别歌、挽歌、悲歌、恋歌、
旅行歌、嘉礼歌、樵歌、摇船歌、猎歌、渔歌、农歌和工人之歌等二十余种（见萧友梅《为提倡词的解放者进一
言》，刊《音》，１９３２．１２－１９３３．２合刊：１－３）。



作为民歌作者之范本的《国风》，就大多采自民间，取譬生动，情感质朴。 二二式的四字齐言句
法，旋律稳定，结构整齐，形成“一唱三叹” ［１３］的音乐效果，很适于群众歌唱或合唱。 艺术歌曲
则源自 １８世纪末 １９世纪初欧洲盛行的一种抒情歌曲，但其最常见的主题“爱情、期待、大自然
的美和人生中短暂易逝的幸福” ［１４］，也与唐宋词要眇宜修、境深言长的美文特征极为契合［１５］。
近代艺术歌曲中如青主、江定仙的许多作品，就是直接由唐宋词谱新声而成。

民歌和艺术歌有雅俗之别，对歌众和听众也有所区分，萧友梅于此应心有戚戚。 他对自己
谱曲的《卿云歌》就并不满意，认为既然选为“国歌”，应适于普通民众歌唱，而国歌研究会所选
歌词本自《尚书》，古奥雅训，“决其必不能久用”①。 萧友梅深知歌曲的艺术价值要依凭歌众和
听众的悦耳入心才能实现，因此对不同歌曲的德育、美育价值做了并不排斥的有所偏倚，也树
立了以中外古典音乐艺术为内核的新雅乐之目标。

五、歌曲文学的实践成果：“歌材”与“歌录”

国立音专教师包括非专业教师都对歌曲文学创作表现出较大的热忱。 或各尽所长，形成
乐与诗的合作，如萧友梅与易韦斋、黄自与龙榆生、应尚能与韦瀚章，就是“作曲”与“作歌”的
名家组合。 萧友梅作曲的三种教材类歌集《今乐初集》《新歌初集》《新学制唱歌教科书》②都
是与易韦斋合作而成，其中《新学制唱歌教科书》是近代最早的视唱教科书之一；或跨界尝试，
如音乐家青主有歌词创作，词学家易韦斋尝试为《浪淘沙》谱曲等。 教师的热情和示范，无疑
也成为学生的动力和标杆。 国文诗词教师、２０ 世纪词学“三大宗师”之一的龙榆生，将歌词创
作进一步向言语自然、清新典丽的艺术乐歌引领，建议模仿唐宋词的声调组织和句法，“常以
此意召诸生” ［１６］，并总结出“声调必须和谐美听” “句度必须长短相间” “押韵必须恰称词
情” ［１７］之“三必”，补充萧友梅之说，形成有序递进的教学步骤③。

校刊上的“歌材”“歌录”等栏目，成为作品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歌材、歌录，即歌曲文学之
素材。 文体形式自由，可以是诗、词或曲，也可以是自度曲，均以可歌性为立足，栏目每一期都
注明了要求：“本栏专载歌词以备作曲者选择制谱之用”。 国立音专师生如青主、龙榆生、易韦
斋、韦翰章、刘雪庵、华文宪、沈秉廉、张凤、喻宜萱、胡然、胡怀琛等都有创作。 兹以学生中成果
较多的刘雪庵和华文宪为例，各录数阕，略窥全貌。

主修作曲学的刘雪庵，作品以长短句为主，用典自然，风格纯净。 他不仅深谙情辞相称的
声乐艺术，也有着博学储识的沉潜涵咏，如《农家乐》咏农家秋收：“农家乐，谁似孟秋多？ 卖了
蚕丝打了禾，纳罢田租完尽课，妻儿团团瓜棚坐，闲对清风明月笑呵呵，此际真快活。” ［１８］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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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萧友梅《对于国歌用卿云歌词的意见》 （见《音乐杂志》，１９２０（３）：６）。 据《国务总理呈请颁布国歌
文》：国歌研究会“延聘文学及音乐专家，迭经共同讨论”，决定用《尚书大传》所载虞舜《卿云歌》为歌词，并议
决“采用本会会员萧友梅所制新谱，定于民国 １０年 ７月 １日通行”（见《音乐杂志》１９２１年第 ２卷第 ５、６号合
刊，附录，第 １页）。
② １９２２年至 １９２５年，萧友梅陆续创作并出版了《今乐初集》《新歌初集》《新学制唱歌教科书》，刊《萧友梅全
集》第二卷，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５９，２１７，４１５。
③ 钱仁康曾深情回忆：“音专同学很少对诗词发生兴趣，榆师循循善诱，培养出了不少能写诗词的学生。 榆师
很注意新体歌词的创作，提倡突破旧诗词的格律，用通俗易懂的诗歌语言、平仄通协适于谱曲的自由长短句写
作歌词。”引自张雄《国立音专与诗歌》（见《音乐爱好者》，２０１０（９）：３３－３４）。



与翁卷《乡村四月》“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相仿佛；“妻儿团团瓜棚坐”颇有辛弃
疾《清平乐·村居》“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之洒落与
欣悦。 《踏雪寻梅》则是一篇带有中西、文白交汇印记的歌材：

　 　 雪霁天晴朗 ／腊梅处处香 ／骑驴灞桥过 ／铃儿响叮当 ／响叮当 ／响叮当 ／响叮当 ／响叮当 ／
　 　 好花采得瓶供养 ／伴我书声琴韵 ／共度好时光 ／ ［１９］

“骑驴”意象原出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此身合是诗人未？ 细雨骑驴入剑门”；“好花”
三句显见胡适《瓶花》的痕迹；“铃儿响叮当”的节奏应来自詹姆斯·罗德·皮尔彭特所作儿童歌
曲《Ｊｉｎｇｌｅ Ｂｅｌｌｓ》。 风格混搭的三段式结构，并无违和感，反而别具清明谐畅之美。 这篇作品后
来由黄自谱曲，成为流传甚广［９］１１７的艺术名歌。

华文宪所作多为仿词体，蕴藉婉转，富有画面感和叙事性。 如“虫声碎，笛声悲，月影落寒
流，天青飘丹桂，夜如何其凉如水，天阶银色自徘徊。”（《秋夜》）“水涨，烟轻，天边玉镜明，渡头
外客尽归人，只剩得相思春夜，柳荫深沉，春宵月，野渡转凄清。”（《杨柳渡头明月夜》）前一篇
近李白《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后一篇似温庭筠《河
传》“湖上。 闲望。 雨萧萧。 烟浦花桥路遥。 谢娘翠蛾愁不销。 终朝。 梦魂迷晚潮。”句式纡
徐舒展，情感吞吐如诉，带有西方艺术歌曲咏叹的风格。 华文宪也有用经史典故而刻挚直白的
作品，如《惟我独无》：

　 　 妈妈！ 爸爸！ 你俩究到那里去了？ 你俩也曾接受过我的呼声吗？ 我却的确没有领略
　 　 过你俩抚摩的温存！ 测量过你俩膝盖的高低呀！ ……有人向我高叫，我随破涕为笑。［２０］

“惟我独无”化用《论语》“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 ［２１］司马牛是身世之感，
子夏宽慰他以待友之道。 华文宪幼失怙恃，与弟弟相依为命，故借司马牛之叹悼怀父母。 虽然
从歌题至结语均启发于《论语》，但因以白话直抒胸臆，语拙情质，无刻意之痕，听者无须深究
出典，亦能感知其情。 篇末富有戏剧色彩的“有人向我高叫”，使全歌从悲情中振拔出来，“四
海之内，皆兄弟也。 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这种化古为今的移植和新创，也给当代歌曲和剧
本改编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校刊所登的很多作品只是练笔，最终并未真正谱曲成歌，但这种实践和交流，不仅提高了
各专业学生的文史修养和审美能力，也对音乐文学的创作有更感性的认识，为毕业后的唱歌普
及和专业提升养成基础。 在国立音专的师生创作中，有大量艺术名歌，如《问》《玫瑰三愿》《春
思曲》《思乡》《杨花》《白云故乡》等；也有优秀的群众歌曲，如韦瀚章《旗正飘飘》、贺绿汀《游
击队队歌》、华文宪《励志歌》等①。 金声玉振，汇聚成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审美熏陶和立懦起
顽的声音力量。

六、学术进境与社会责任：萧友梅歌曲文学教育实践之意义

萧友梅的一生，伴随着近代学校唱歌的发生、发展的曲折历程。 他与国立音专同人积极推
动歌曲文学的教育实践，将音乐理性与技术注入歌词创作，在学科分类、教育目标、人才培养上
都体现出开拓性和前瞻性。 不仅是中国近代音乐之父，也是中国近代音乐文学理论的奠基者。
对现当代音乐文学教育的走向、现当代歌曲文学的类型区分和传播样态都有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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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无法确切判断歌曲完成的时间，有些歌曲可能完成于毕业后。



首先，注重交叉学科的生成、发展，确立歌曲文学及创作的专业属性。 对于歌曲文学和非
歌曲文学，萧友梅有自觉的区分。 他对与音乐无关的文学创作“不愿发表任何意见” ［１］７４２，而
对歌曲文学则有“特别兴趣” ［１］７４２，也在这种判分中，凸显出歌曲文学的音乐审美属性和传播
功用性。 将歌词之文与音乐之声自然融通，注重音乐与歌词、歌唱的契合。 作为中国第一所音
乐专业高等学府的校长，其泾渭分明的态度，体现出跨学科的视野和对学科边界性的尊重，也
为歌曲文学在近代热闹的文体革新中，赢得由于专业性而带来的独立空间，摆脱了近代文体改
良在不解放、半解放、全解放［２２］的犹疑和徘徊、在文白、韵散之间的首鼠两端，得以自由发展，
呈现出活泼灵动的生机和触处生春的兴意，也影响了当代文学界和音乐界对歌曲文学的专业
认识和学科归属。

当然，区分只是在学科门类和专业属性上，并不隔绝音乐与文学的关系。 相反，在教学中
更强调文学的参与，也热切地期盼文学界贡献适合作曲的歌词，呼吁诗词界的参与，“真要移
风易俗，还要等词人诗人多创作新歌出来” ［１２］。 相比较声乐领域的国粹派与西乐派之争、诗词
界的白话词派与梦窗词派之争，萧友梅的歌曲文学教育不拘泥于流派，专业精神和审美关注更
为纯粹，也因此与非专业的功利评价拉开距离，显示出独立价值。 以白话、今韵为载体，在中
西、古今的声词之间找到精神趣味与音乐美感的会通，又不失文学之兴观群怨的内涵和魅力，
为近代新的诗乐关系搭建了均美、平衡的桥梁。

其次，重视歌曲文学教育之“学”与“术”的贯通，技道并重。 “音乐者，术也，亦学也。” ［６］５０

萧友梅要求学生树立自觉的学术意识和谦逊的研究态度，把音乐当作“最高的艺术”去研
究［１］６５４，不要以消遣、娱乐的心态去应付，应怀敬畏之心来研究音乐艺术。 萧友梅组织向社会
征求“各省各处” ［２３］的民歌歌谣，借鉴其他国家的民歌民谣，学习古典诗词的组织形式等，都体
现出取法乎上的研究态度和兼容并包的学术视野。 希冀通过渊深的通识教育和精湛的专业技
能培养，养成心灵的德性和美好，获得人生的最高意义［１］３６５。

国立音专并没有歌曲文学创作的专门课程，而是作为国文、诗词与作曲学、声学等课程综
合创新和实践能力的一种体现，最终呈现为歌材或歌曲。 “学”是隐形于中的，而“术”的训练，
是将歌曲文学教育付诸实践的必要教学步骤。

萧友梅从作曲家的角度，提出一些写作规范和技巧。 总结出“韵脚不要用旧诗韵或词韵”
“不要用不响的字”“不要用古字”“每句不宜过长” ［１］７４２等四不宜，也对不合适的创作提出修改
建议，比如一首两百字的长诗，建议改作五十字的四章或六十六字的三章［１］７４２，还指出创作中
应该避免的雷区，如将“最不音乐化而不容易唱得响” ［１］７４３的币韵，排除在歌词用韵范围之外
等。 这些要点不烦、易学易懂的系统化指导，成为有辙可寻的专业之“术”，促进了艺术灵感和
文化素养的激发，最终形成 １９３０年代中国艺术乐歌的锦绣繁华。

其三，以学科发展、专业提升为基石，促进社会唱歌和中小学唱歌的普及。 作为蔡元培
“以美育代宗教”主张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实施者［２４］，萧友梅也把音乐作为改造国民情性，振作
国民精神的主要方式。 他提出“为适应时代需要”“为适应社会民众需要”而创作新歌［１］４００的

口号；通过音乐会、演唱会等传播高雅音乐，提高国民艺术修养，给予人们安慰的力量和“精神
支持” ［１］３６５。 既“不遗余力” ［１０］７９以社团、院刊、星期朗诵会等方式营构师生课外交流平台，又以同
人的群体力量，坚持为社会唱歌传播理念、提供素材，形成学校与社会的良性生态教育循环。

国立音专也积极对接中小学唱歌教材编写和师资培养，但近代中国教育断层严重，学术普
及并不易为。 以编写教材为例，除了歌学、曲学，还需要有“儿童心理和教授法” ［１］４０２为学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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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否则，编一部初小教科书，“真比编一种大学专门讲义难十倍” ［１］４０２。 即使是萧友梅与易韦
斋合编的《新学制唱歌教科书》，也有未尽人意之处，但作为联结音乐教育全过程的最初尝试，
自有其筚路蓝缕的意义。

七、结语

在近代音乐的转型阶段，萧友梅追求一流的学术目标，不回避教育家的社会责任；尊重学
科边界，也敢于开拓和树立新的学科体系和规范；致力于培养学以致用、行以致远的人才，从根
本上改变了学校唱歌青黄不接的局面。 其以歌曲文学为媒介，弥合文学与音乐的学科缝隙，完
成作曲、作歌的兼擅并美，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实现唱歌课之衔接的数十年努力，薪尽火传，
对今天的学校美育如何实现大中小幼衔接体系的建构，仍有着积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首先，师资队伍是建构美育体系的“重中之重”，如何在传承中华美育精神与发扬民族审
美特质的同时，也注重中外人文交流与合作，以世界眼光来培养高素质美育教师队伍，是高等
学校美育目标的难点和重点。 其次，拓展交叉学科研究。 当代学校美育课程包括音乐、美术、
舞蹈、戏剧、戏曲、影视等，涉及学科门类多，但以音乐、美术和古典文化（文学、历史）及其交叉
学科为主体。 如何在尊重专业特征、学科边界的基础上，挖掘、发挥和整合中小学各学科的美
育功能和价值，正是“学”的交叉地带与“术”的拓展之处。 其三，美育体系面向全体，应遵循美
育特点和学生成长规律，区分具体学情，由艺术游戏、艺术课程向艺术经典教育递进，逐步引导
学生“向高尚的方面走” ［１］６５４，实现大中小幼的自觉、自然衔接。 以学术进境带动学术普及，形
成有力、有效、有恒的学之贯联和术之沟通，道远而路长，君子勉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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